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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制造的噪声饱受诟病，
成为“全国现象”。昨日上午，广
州市人大代表视察流花湖公园、越
秀公园，为《广州市公园条例》的
立法进行前期调研，《条例》拟规
定公园内临近学校、医院、居民
楼、机关办公大楼等区域禁止开展
喧闹的健身、娱乐活动，预计明年
年底前可正式出台。(11月13日《北
京青年报》)

广场舞引发的“战争”不断升
级。由于邻居跳广场舞放音响过大
影响了自己休息，56岁的施某拿出
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还
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
群。11月5日上午，施某因涉嫌非法
持有枪支罪在北京昌平法院受审。
事发后，此广场再也无人跳舞。与
其“鸣枪”中止广场舞，不如《条
例》规范广场舞。这是基本常识。
鉴于此，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广场
舞，这个可以有。

广场，既可以歌舞升平，又能
够陀螺转圈。武汉市江岸区东立国
际小区的广场地面上，三天内突然
出现了近2000个小洞，不少路过市
民觉得奇怪：好好的地面，怎么弄
成这样了？保安说：打了洞，那些
打陀螺的玩不了，就不能在这吵人
了。都是源于娱乐扰民，“打洞”
与“鸣枪”有异曲同工之功，但也
都是无奈之举，容易激化矛盾，给
社会带来不和谐因素。

立法规范广场舞，需要寻求
“最大公约数”。开门立法，让各
种意见“舞”起来，让各种音乐
“唱”起来。或许，从各自的利益
出发，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
“ 舞 步 ” ， 甚 至 会 “ 乱 成 一 锅
粥”。这也契合社会转型期的特
征。社会转型之际，各种矛盾都可
能产生，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博弈在
所难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约
数”。立法贵在兼听则明，在诸多
的公约数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在嘈杂的声音里寻找“和谐调”，
让杂乱的脚步统一为“舞步”。

立法的智慧在于平衡好诸多群
体的利益，唯如此，才能找到利益
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利益最大
化，否则，肯定会顾此失彼，甚至
滋生矛盾、潜伏危机。“平衡”显
得最重要。其实，并非“熊掌与鱼
不 可 兼 得 ” ， 也 不 是 “ 零 和 博
弈”，关键在于立法者如何掌握
“平衡”，在集思广益的前提下寻
求“平衡点”，兼顾多方利益。

此外，广场舞要规范，更要扩
容。广场是公共资源，从公共资源
的属性来看，公共资源一般具备供
应的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这也
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广场资
源，这些资源是不能“被垄断”
的。在公共资源上出现扰民行为，
一方面源于资源的不丰富，另一方
面源于管理的“不丰满”。培育与
丰富公共资源更是长久之计，才能
让公共资源更好地发挥出“公共”
的属性，发挥出更大的公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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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大赞希拉里：
她是我共事过最能干的人

卸任后的希拉里被媒体爆
出暗示参加下一届美国总统竞
选。克林顿公开表示“如果我
太太想去竞选总统，我会支持
她”。并大赞希拉里：她是我
共事过最能干的人。

法国270斤女模不减肥
成时尚新宠

现年38岁、重达300磅
(约 1 3 6公斤 )巴黎女模特
Velvet D‘Amour已成为时
尚圈的新宠，她鼓励女性
勇于接受自己的“不完
美”。

中东阔少网上炫富
豪车顶上与狮子共舞

中东阔少胡迈德近日
网上照片引起轰动：他与
一头狮子站在奔驰跑车顶
上。这种“勇敢”方式已
经成为海湾有钱人炫耀身
份的“极限象征”。

白宫迷花20万美元
仿建总统办公室

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位
“白宫迷”斥资20万美元，
历时4年仿建了白宫内美国总
统权力的象征——— 椭圆形办
公室，其与真品的相似度得
到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认
可。（图为资料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生玺先生主编的
“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论语》、《孟
子》、《尚书》”系列图书修订版，于日前出版
发行。明朝万历皇帝习读儒家经典的“教材”，
从皇家飞落民间。

11月12日，记者专程从济南赶赴天津，到南
开园拜访陈生玺先生。房门打开，满头华发的老
先生喜笑盈盈，初冬的清冷立即被甩在了门外。

归于民间的皇家教材

在沙发上坐定，记者发现，面前的茶几上摆
满了金黄色封皮的“皇家读本”：《帝鉴图
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尚书》、《诗经》、《资治通鉴》，均为张居
正讲评或编撰版本。书本或新或旧，颜色或浓或
淡，毫不掩饰“皇家风范”。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要推出张居正讲评
系列？

陈生玺(以下简称陈)：古代皇家对教育特别重
视，你别看有些皇帝自己荒淫无道，但是对自己
的儿子管得很严，教育很认真。万历皇帝朱翊钧
继位的时候只有10岁，身担内阁大学士、首辅之
任的张居正，是一个城府很深而且很有政治抱负
的人，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朱翊钧培养成一
个好皇帝。在穆宗皇帝的安葬事宜完毕后，他立
即上疏，请求皇帝恢复日讲学习。朱翊钧过去在
东宫时，可以每天读书，登基之后，还要上朝接
见群臣，处理政事，所以便规定每逢三、六、九
日视朝，其余时间，每天都在文华殿由翰林院的
讲官讲授读书。早上讲《四书》，讲读完后，临
帖写字。近午讲解《通鉴直解》，也就是选取
《资治通鉴》中的重要段落讲解，午膳后回宫。

讲官讲完课后，回去把讲稿誊清，然后交给
皇帝让皇帝在内宫复习，到年终，再把这些讲稿
汇集起来，由张居正亲自审阅，并由司礼监刻成
书。过去的皇帝选择一些大臣、老官讲课，都是
选择要点，不会从头到尾一点一点地讲。而万历
皇帝从10岁一直念到20岁，这套书好就好在很
全，从头到尾每章都很完整。而且由于他当时年
龄很小，用的都是明代的白话文，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清代康熙皇帝曾对讲官们说：“朕阅张
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
设之词，可为法也。”

记：这样说来，张居正只是一个决策者，他
并不直接给皇帝讲解吗？

陈：身为首辅，张居正即使不授课，也要时
常为朱翊钧答惑解疑。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
说，《四书》、《资治通鉴》虽经讲官讲解，但
也只能死记硬背，为了让皇帝更好地了解其中的
意义，张居正又嘱托讲官马自强等人，从历代历
史事件中选择出善而可以为法者81事，恶而可以
为戒者36事，每一事按其本意绘制一幅图画，然
后抄录传记文字，再附以白话文直解，详叙其
意。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取名《历代帝鉴图
说》，简称《帝鉴图说》。

朱翊钧看到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之后，非常高
兴，因为不用别人讲解，自己就能了解个大概。
他就把这本书置之座右，随时翻阅，常常在日讲
结束后，命张居正为他解说，两人一问一答，认
识自然而然地加深了。

记：这套教材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陈：张居正编写这些书是为了培养皇帝的儒

家观点，基本上是按照朱熹的观点来写的。在张
居正活着的时候，皇帝还听张居正的，张居正死
后，皇帝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其实他学的知
识已经不少了，只是后期没用好，归根结底，是
因为张居正过分强调君主专制，从小就灌输皇帝
谁都要听君主的，忽视了应该提倡纳谏。

因此，我认为，这套书现在最大的意义，在
于普及了国学知识，让人们了解这些书的本义。
对于儒学经典，你得依照它的本义，根据你的时
代去发挥，不能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强加到古人身
上，这套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耕耘，不计回报

说起朝夕相伴的“皇家读本”，讲起万历皇
帝求学时的轶事，81岁的陈生玺先生嘴角的笑和
蔼慈祥。记者也乐于充当一个勤学好问的“小学
生”。

记：整理这一系列古籍，工程浩大，前后用
了多长时间？

陈：我1993年退休，1995年组织了几位老

师，开始着手整理《通鉴直解》。1998年出版了
上下两册精装的《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紧
接着，出版社让我们继续整理《四书直解》。
2000年我把书稿交给了出版社，只按要求留下了
《孟子》其中的六卷给上海的两位教授。但由于
那两位教授出国了，未能完成书稿，这套书就一
直压了五六年。2006年，《于丹论语心得》火爆
一时，出版社看到了商机，催促我赶紧完成书
稿。出版后，也销得很好。此后，趁热打铁，我
们又相继完成了《尚书》、《诗经》和《帝鉴图
说》的整理工作。到2010年为止，张居正主持编
撰的这七部书全部整理出版，这在国内是第一
个。

记：整理过程中，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
么？

陈：张居正主持编撰的讲评《诗经》草本，
我查到只有北京一所高校图书馆中有。那时我还
不到80岁，和我一起去抄书的刘老师已经80多
了。我本来是带着相机去的，想拍下书影来，但
由于古籍珍贵，不允许拍照，也不允许复印，只
能手抄。我们两个老头子，在那一窝就是半个多
月，把这部书整个地抄写了回来。可惜，这部书
的分量太大，我们所作的很多注释都被出版社删
掉了，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三分之一的工作量。

记：这次为什么要推出《尚书》、《大学·中
庸》、《论语》、《孟子》的修订版？

陈：第一次印得很仓促，校对也不精，之前
我在翻看过程中已经找出了一些错误。恰好，今
年春天，出版社联系我，说今年八月份上海要办
书展，希望我把这套书修订一下，出个修订本。
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自己重新修订了。修订完，
心里的负担小多了。我不愿意让错误的东西流
传。

不过，还是有所遗憾，当初整理《大学·中
庸》、《论语》、《孟子》时，每一部分都有我
们自己根据时下境况写的今评，这是最难写的部
分，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但后来，只有分量较小
的《大学·中庸》留下了今评部分。

记：出了这么多大部头，有没有算过一共拿
到了多少稿费、版税？

陈：哈哈，还真没有多少钱。我是主编，拿
到钱，要按每个人编写的页数均分。并且过去和
出版社签的都是字数合同，稿费很低，你看这部
《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出版社已经印了9
次，每次印5000册，我给他们算了下，他们赚了
几百万，可稿费是第一次已经付清了的，才付了
8000块钱。我和出版社说，5次印刷以前的咱们就

免了，5次以后的，你们给我版税。他们说，不行
啊，咱们之前没有这个合同啊。

除此之外，还有疯狂的盗版。我们已经发现
四五个盗版版本了，其中两个我们打官司了。编
写这些书所有的收入应该不到5万块钱。现在喜欢
整理古籍的人很少，因为这些书遇见一个难字不
懂，就得费很多时间去查找。

记：觉得收入和付出成正比吗？
陈：我没这样考虑，我觉得能够使读者对儒

家文化有个正确的了解，算是做了一个正本清源
的工作。

46岁助教的传奇人生

谈话间，陈生玺先生递过一本《明清易代史
独见》，豆青色暗花装帧，风格与桌上的“皇家
读本”大相径庭。“看看，这才是我的主业，哈
哈。”数十年间，历史与他忽近忽远，在他内心
的深处，却从未割舍。墙上玻璃相框里镶着的那
张1956年颁发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证书”，
吐露着他的初衷。

记：我看过你的履历表，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工作的时间，比在历史系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陈：对，我的故事讲起来很复杂。我1952年
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6年毕业。当时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次实行研究生制度，那时候学习苏
联，叫副博士研究生，四年毕业。著名明清史专
家郑天挺教授就录取了我一个。结果，1957年反
右派斗争，历史系仅有的两个副博士研究生都被
打成了右派。副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被取消了，我
被处分到天津郊区农场劳动，一干就是四年。

后来我被摘了“帽”，被安排到南开大学图
书馆工作。从1962年初到图书馆工作，一直到
1978年底我才回到历史系。

记：还有时间读历史书吗？
陈：上大学前，我就结婚了，妻子带着孩子

在陕西老家，我每年只有寒假时回一趟家。我一
个人住单身宿舍，白天工作，晚上没什么事就看
书。而且，我看的都是西方的文学名著、哲学名
著，那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回到历史系去，就
随着喜欢看。其实我看的西方哲学书比历史书要
多，十几年间天天在看这些东西，而且一直在做
笔记。

后来，我就去历史系找郑天挺教授，终于回
到历史系给他当起了助手，那一年我46岁。结
果，刚调回历史系，陕西师大、西北大学等高校

就派人来找我，想让我过去任教。我说，我的导
师都80岁了，我不好意思再张口了，就希望以后
能把家属带过来。直到1982年，老伴和孩子的户
口才迁了过来。

记：46岁当助教，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陈：是的，我岁数大，压力确实非常大。说

起来，我在图书馆工作期间，虽然很累，但是一
直都没脱离书。并且我看了这些西方著作，对我
的思想是个开阔。到1993年退休时，我出了3本著
作。虽然不多，但是评价很好，他们都说我是南
开大学的一个传奇人物。

记：退休之后，你不仅编著了《皇家读
本》，还编写了《治国明鉴》、《政书集成》、
《庭训格言·几暇格物编》、《中华先哲修身之
道》等书，现在还有出版社约稿吗？

陈：年纪大了，给你的任务你完不成怎么
办？现在我的记忆力很差，脑供血不足，有时候
感觉头晕，现在工作节奏也放慢了。大夫跟我
说，你脑萎缩，你得多动脑筋。所以，我坚持每
天看看书，写写东西。我现在正在修改明清史的
著作，像皇太极、陈圆圆别传等，以前出版过，
但现在有了新的材料，还要再增加至少三分之一
的内容。另外一本论文集正在筹备中。

人亡政息背后

尽管陈生玺先生以“记忆力衰退”自嘲，可
记者发现，《皇家读本》不仅让他成功地对抗了
记忆力衰退，让他退休后的生活更加丰实，评价
张居正的历史著作《帝国暮色——— 张居正与万历
新政》的出版，更成为他“颠覆性”的学术成
果。

记：前段时间，张居正很热，你写这本书是
搭顺风车？

陈：前几年，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获得
了茅盾文学奖，让张居正热了起来，电视剧《张
居正》、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中关于张居正的
讲座，以及《明朝那些事儿》等畅销书，更让张
居正成为勇于改革的卓越政治家，这与当今社会
提倡改革的主导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我编写《皇家读本》这些年，把张居
正的一生完全掌握了，他相关的文字材料我都看
过了，研究之后，发现这个人有很大的瑕疵。

记：张居正人亡政息并非偶然？
陈：对，张居正死后，不仅被皇帝下令抄

家，还险遭鞭尸。按过去的传统观点，说这是保
守派的反攻倒算。但我认为，他虽然有辅国之栋
才，但无贤德之操守。为推动政改，求得眼前利
益，他不择手段，并沉湎于权术，最终酿成恶
果。

在整理典籍时，我有一个认识，先秦时代诸
子百家中，法家是主张以霸道统一天下，而儒家
是主张以王道统一天下，秦始皇实行法家政治，
统一后十四年半就灭亡了。汉初实行与民休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王道治天
下，两汉维持了四百年。自此一脉相承，中国的
局面就稳定了，维系了两千多年。

而张居正是个外儒内法的政治家，表面上，
他以民为本，心怀天下苍生，但实际上，他的改
革手段和目的都是法家的做法，在他的眼中只有
君主而无百姓，以君主的利益为天下的利益。张
居正外儒内法的思想在他的改革措施中有着鲜明
的体现。他提倡“省议论”：任何事情皇上决定
以后，就坚决执行，不要为各种议论所干扰；他
提出“振纪纲”：君主为一国之主，居于万民之
上，能使天下人都服从他的命令。将“国之根
本”置于末位，民心难安，更何谈国富民强？

记：但同情张居正遭遇的人却不在少数。
陈：张居正用出卖同僚首辅高拱、勾结宦官

冯保、蒙骗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手段攀上了首
辅的位子，又挟持朝廷，排斥异己。虽然他因得
到了万历皇帝的信任而权倾朝野，在大臣中却是
臭名昭著，大家有怒而不敢言。所以，他刚刚去
世后，大臣们便纷纷在万历皇帝面前揭露他和冯
保的罪行，落得如此下场，也算得上是咎由自取
了。我们不能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我要把这些
不同观点写出来，让大家对张居正有一个全面的
认识，记取历史经验教训。

近五个小时的采访，陈生玺的老伴一直默默
地坐在一旁，注视着，倾听着。年过半百才得以
团聚的老两口，和和美美地相依相伴。

陈生玺也念着老伴的好，“我在家不买菜，
不做饭，不洗衣服，不刷碗，生活上全靠我老伴
来 照 料 ， 没 有 她 ， 我 哪 能 有 这 么 多 的 成 果
啊？！”陈生玺和老伴的目光幸福地碰撞。

张居正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万历培养成一个好皇帝。朱翊钧每逢三、六、九日视朝，其余时间，在文

华殿由翰林院的讲官讲授读书。早上讲《四书》，临帖写字，近午讲解《通鉴直解》。

陈生玺：携“皇家读本”飞落民间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生玺先生研究发现，张居正是个外儒内法的政治家，表面上，他以民为
本，心怀天下苍生，但实际上，他的改革手段和目的都是法家的做法，在他的眼中只有君主而无百
姓，以君主的利益为天下的利益。“我们不能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我要把这些不同观点写出来，让
大家对张居正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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